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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风酿酱油，老一辈的望江人一定会口若悬
河 ， 满 身 散 发 出 浓 郁 的 荣 誉 与 自 豪 。 的 确 ，
1970——1990年代，几乎家家户户吃的调料品都是
风酿酱油，散装的、瓶装的，备份送礼的全都是。
说来也怪，那时候，人的信誉度、职业操守真正丁
是丁、卯是卯，几乎是现在人望而敬畏的，那散装
的酱油要是现在，不知要掺进去多少水，当然，也
就相反，买主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不买了。所以我
常常想，现在为什么没有散装酱油及其他散装产
品，这个原因一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望江风酿酱油酿制始于明末清初，行于建国之
后，伴随改革开放而盛，不是“百年老字号”这几
个字所能囊括尽的，因为它长达三百年历史。其天
然风化、酱香浓郁、滋味鲜美的品质特色，是当时
皖西南地区厨房餐桌上调羹理汁的必需品、宴请贵
宾的必备品，几乎是望江味道的物质载体和文化载
体，集乡风乡味于一炉、乡情乡意于一身、乡魂乡
魄于一体。

望江酱油为什么叫风酿酱油？何谓风？自然
矣，天地造化之意。望江籍原江南大学教授、微生
物专家檀耀辉曾告诉大家，望江风酿酱油虽经过人
工酿造，但达到了天然之风味。它通过人工培养纯
种微生物代替天然微生物发酵，通俗而有趣一点
讲，就是快要“风”了。现代人听到天然二字便肃
然起敬，他们最怕的是“人为”，而自己每每又往外
推广“人为”，所以现代人十分复杂与矛盾！

望江风酿酱油工艺上采用单独制种、分开制
曲、混合发酵，先固后稀，扬了低盐固态与高盐稀
醪二者之长、避了二者之短的原池淋油法。使原料
中蛋白质、淀粉得到充分水解，产生多样化的风味
物质。因此，望江风酿酱油酱香浓郁、酯气幽香，
酸甜鲜苦咸等五味俱全，具有天然风化的风味特
色，其氨基酸含量达1.0g/100mL。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望江久
为鱼米之乡，属全国优质粮油生产基地，自古盛
产优质大豆和小麦，特定的地理条件创造了酿制
酱油的独特微生物发酵环境，重油重色重火功的
传统饮食文化孕育催生了望江风酿酱油的产生和
发展。据望江酿酱行业先辈世代流传考证，明末
清初，望江酿酱业较为发达，家家户户都依循传
统技艺制酱，成为远近闻名的酱乡。在酿酱技艺
的传承发展中，产品的形态逐步发展到从酱中取
汁酿制成酱油。

望江风酿酱油问世后，其天然风化的风味、
浓郁的香味、鲜美的滋味得到了望江人自己广泛
赞誉和名厨食客的青睐，得到望江名人王之庆、
著名地学大师沈镐等明末清初望江乡贤的赞誉与
推崇。由此，望江风酿酱油渐渐规模化发展起
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江特产。据考证，道光以
来，县内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的老字号酱园，成为
皖西南地区群众居家生活的厨房必备品。民国初
年，在世代传承发展中，望江风酿酱油酿制技艺
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抗日战争期间，望江
风酿酱油的传承发展受到了重创，老字号酱园经
营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望江县委县政府将
县内私营规模酱园合并成立国营望江县酱厂，整
合推进望江风酿酱油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望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望
江风酿酱油产业发展，专门邀请无锡轻工业学院
（现江南大学）望江籍檀耀辉教授等专家学者对完善
改进望江风酿酱油酿制技艺进行了指导，进一步提
高了原料利用和出品率，缩短了生产周期，改善了
酱油品质。在传承发展中，望江风酿酱油的品牌产
品先后获得了诸多殊荣，名声远播。1987年 12月，
望江亭牌风酿酱油荣获安徽省优质食品奖，被列入
《中国工商辞典》；2017年 12月望江风酿酱油被评为
“安徽名牌产品”。

古语云：“酱者，百味之将帅，帅百味而行。”
酱与将同宗同源，同祖同修，柴米油盐酱醋茶，酱
必有将帅之用。望江居民自古以农业种植和捕鱼为
业，居民饮食菜系淮扬菜系，饮食习俗向色向油重
火功，烧、卤、炒讲究红润良泽、酱香浓郁，清
炖、凉拌、汤烩讲究口感鲜香、醇厚典雅。这一
切，望江风酿酱油几乎一一满足。

三百年酿一首诗，诗必取天地精华，三百年读
一首诗，诗必甜如蜜，香如酒，美如画，三百年谱
一曲，曲必高山流水、渔樵互答。望江风酿酱油就
是这样的一首诗、一坛酒、一幅画、一支歌。

天下有九福，吴越之地幸占一福，名曰口福。
雷池之地乃吴头楚尾，得此口福当仁不让。愿此集
物质与文化的禀赋于一室之福，广为流传，为天下
人共赏，为天下人共酌。

风酿酱油

苏雪林是爱秋花的。她说：“秋
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秾华，牡丹芍
药的妍艳，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
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远
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你应当认
识秋花。”秋花有着自己的俏丽。

苏雪林所爱的秋花，是猩红万
点的茑萝花、白的雏菊，黄的红的
大丽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
的鸡冠花，爱的是映在浅黄浓绿间
的秋花所画出的新秋的诗意。

落叶知秋是诗人的伤感，而俏
丽的秋花依然不管不顾地开在淡淡
的秋光里，点缀着清远的韵致，给
我们一份秋天的惊喜。

初秋，秋海棠缤缤纷纷地开
了，开得艳丽，开得柔媚，那些深
深浅浅的红，浓浓淡淡的粉，藏在
角隅，置于案头，在秋日午后的阳
光里，是醇睡美人的意态，恹恹不
足。“帘外淡烟一缕，墙阴几簇低
花。”纳兰性德看到的是秋海棠在夜
来的微雨西风里，“无力任欹斜，仿
佛个人睡起”的慵倦和残妆的脸上
飞起不着铅华的红晕，这样的韵

致，是隔窗相望中的远，是杲杲秋
阳里的清。

秋海棠在陆游和唐琬之间是一
道经年的梦影，花开花谢间，是残
红洇泪的凄清。陆游与唐琬离异，
远行之际，他辞别唐琬，唐琬赠送
一盆秋海棠给陆游，并告诉他这是

“断肠花”。陆游一听更伤心，说此
花应称为“相思花”。感应时光的秋
海棠，在这里承载了一段深重的
情，断肠时频相思，相思时更断
肠。十年相思，重逢时，花不语，
人凝噎，应该也是在淡淡的秋风
中，深深的情已清澈如秋水，人事
邈远，何故再重逢呢？

江南水乡的秋花有着双重的美
丽，一是岸上的风景，一是水中的
倒影。深秋，生在水边的木芙蓉，
倚水怒放。比巴掌还大的叶子托举
着如面的木芙蓉花，在渐冷的秋风
里摇曳，在清冷的水边顾影自怜，
远望繁花和水里的花影，才识秋光
竟是如此的惊艳。

木芙蓉艳丽，如静静的女子
的容颜，与水相邻多好，如痴情

女子幽怨的情思。大概是深知秋
光已老，木芙蓉不理俗人的情与
思，开放着岁月的静美，从清晨
浅浅张开清纯的粉白，盛开成午
时欲语还休的浅红，再到黄昏时
绽放着热烈激情的深红，像一个
妖娆的女子般，珍惜自己易逝的
韶光，要赶在秋光未老时，做一
回世间最美的新娘。

菊花在江南短暂的秋季里，默
然开放，如人到中年的潇洒随意，
那是抵达心灵高度的生命沉醉，黄
黄的野菊漫山遍野地开，是随手拈
来的记忆碎片，足以在月下独酌或
是与朋友聚饮时，温暖自己，照亮
别人。

菊花盛开时，最喜欢读杜牧的
《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
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
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读江涵
秋影的空灵，享与客共饮的豪放，
抒多忧人生的旷达，尝簪菊满头的
欣喜。

在秋花的盛开里，我们感受到
的，是不一样的欣喜。

秋 花
章铜胜

想象力是文学的火种，是小说
的灵魂。迟子建借助想象之翼，将
历史“边角料”——1900年的海兰
泡大屠杀，予以剪裁和加工，用诗
的酵母在现实的容器里封存和发
酵，而引领了精神的飞升。《喝汤的
声音》以小人物的生命体验书写广
阔复杂的大历史记忆，在讲故事与
听故事的交融互动中完成了审美重
构。这是一种现实的深度开掘和历
史的纵向复写的双重腔调。

哈喇泊家族三代人遭遇的生命
残缺和生活磨难，被塑形为具象
的、充满人间烟火的喝汤的声音。
而聆听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则在穿
越历史迷雾、面对现实苦痛的心灵
秘境中得到了救赎。“喝汤的声音”
犹在耳畔回响，穿透故事的无形屏
障直抵当下，跌宕出淹没心灵的苦
涩与酸痛的力量。

在这个故事套着故事的“套娃
式”外叙述层里，伫立着一个个忧
郁感伤的灵魂。在“我”的自述
中，麦小芽与我志趣相投，是一位

“我”最想与之分享一切的女子，
“我们”会在一起“熏腊肉”，而
“我”也深信在“我们”的爱情里递
过一支烟比献上玫瑰与热吻更“浪
漫”，但是山洪卷走了“我”的爱
人。自然发怒，生命终结，带走了
他的爱情。拉回现实，“我”仍点了
两个人的酒菜，两套餐具，仿若前
妻从未离开。这时摆渡人飘然而
至，坐在“我”的对面自斟自饮，
讲述起了哈喇泊家族的故事。哈喇
泊的祖父被俄兵杀害，祖母怀着身
孕游过满是尸首的黑龙江而得以存
活，但牙齿在逃命与仇恨中化为乌
有。祖母给父亲火磨讲述这段家族
故事，火磨给哈喇泊讲述家族往事

长大，牙齿都化为齑粉。由于牙不
好，哈喇泊家族不吃硬的东西，尤
喜汤羹，一家子“喝汤的声音”出
了名。哈喇泊的现实生活也是残缺
的，尤其是他与张雪的爱恨纠缠，
摆渡人娓娓道来。哈喇泊对乌霞的
遥望，是一种自我情感的抑制和与
家族仇恨无法消弭的和解。

那些鲜血淋漓的伤口就寄存于
这些残缺的小口之中，永难消逝。
小说既有历史的惨烈和残酷，也有
现世的悲伤与残缺。摆渡人在故事
内外穿梭，来去自如。当考古学家
次日酒醒后回到小馆，才惊觉头一
晚从始至终只有自己一个人。“摆渡
人”这个名称就自含深意，她或许
是“魂灵”，或许是“幻觉”。作者
以既“在”又“不在”的悖谬方式
将小说变成了一场梦境的旅行，将
痛彻肺腑的丧失感转换为了如真如
幻的在世的歌唱。

在故事的内叙述层中，激情的
火花点燃了这个传奇的家族史。在
心理学层面，激情是一种强烈的、
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
这种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人有重
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而在文学层
面，“激情——无论是来自理想性
的趋向还是来自反抗的叫喊，都成
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质素，成为
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重要
参数”。祖母横跨黑龙江咬碎牙齿
的生命激情、火磨与哈喇泊咬碎牙
齿的铭记苦难的激情、哈喇泊传承
的激情，这些激情都源自反抗的叫
喊，是对死亡、释怀、遗忘的对
抗，兼具野性与力量感，涂抹着哈
喇泊家族以历史复述为利剑划破空
白苍穹的血与泪。迟子建用“牙
齿”这个具体的身体部位关联着抽

象而遥远的“历史”，在往事与现
实、荣耀与耻辱、生育与繁衍之间
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结。这个巧妙的
叙事“装置”不仅仅是她巧思匠心
的营构结果，更显露着她面对人生
在世不得不承受残缺与丧失之命运
的豁达和共情。那么，喝汤的声音
所传递出的，则是历史沉重的脚步
声和人性不屈的尊严。

《喝汤的声音》亦由实而虚，中
饱含人性 的 坚 守 与 希 望 ， 通 过

“我”这个历史学家与“她”这个
讲述者的互动，叙述出哈喇泊家族
三代人在黑龙江边生活的经历，他
们用各自的守望消解着战争的悲
伤，释怀着命运带给个体的残酷，

“我”也在摆渡人的讲述中蜕去了
痛苦的外壳，重新蓬勃。故事之外
的我们，读后又如何不唏嘘、感
动？小说满溢着迟子建对世间万物
的深情凝注，她知道是人间的祝福
在为她疗愈、结痂、施洗，她从一
个舔舐伤口的“丧失者”重新成为
播撒抚慰的施爱者。这一领悟凝结
在小说结尾处，在乌苏里江畔清晨
的阳光投射下的“长青的生命之
树”里熠熠流光。

历史残留的创伤记忆与虚实叙事
曾晨瑜

水碗最早起源于清初时期的孔城一带，也称水席。孔城是桐
城的一个大镇，水陆通达，交通便捷，商贾云集，熙来攘往，饭
店酒楼接待客人免不了都是水碗主打。当地老百姓置办红白喜
事，从早吃到晚的流水席，也是以水碗为主。后来传至相邻的大
关镇，传说有一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下江南，途经桐城县大关
镇，做客路边的一个饭店。店老板见原材料量太少，不足一碗，
便加入汤水凑数，皇帝尝过之后，感觉味道不错，醇香鲜美，便
问店老板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店老板心虚，一时无言以答，后来
随口答道，叫“水碗”。皇帝又问此地是什么地方？店老板答道，
叫“大关”。皇帝边吃边赞叹道：“此美味佳肴乃‘大关水碗’
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得知此食客可不是一般的官儿，乃大清皇
上，“大关水碗”是皇上的金口玉言所赐，激动不已，大关水碗的
名号从此保留至今。只可惜皇帝当时没有亲笔题写店名，留下墨
宝，否则大关水碗不也跟同仁堂、全聚德、稻香村一样，成为全国
有名的老字号了么。不知哪位诗人留下了“易牙梵正做美食，京川
扬粤菜一族。大关水碗闺中叹，皇言一赞惊口福”的诗句来佐证此
传说的真实性。从此以后，大关水碗成为乡亲们居家待客必不可少
的美食，逢年过节、朋友聚会、婚丧嫁娶的筵席中大关水碗从未缺
席，有的人家有孩子赶考，家里也会做上一桌丰盛的大关水碗，为
其送行，主要是取顺汤顺水、一帆风顺之意。

大关水碗其实就是汤羹形式的菜肴，将上等的食材，经过高超
的刀工，制成条、块、丁、团等形状，以烧、焖、炖、煨、汆、溜、蒸等手法
烹饪而成，用晶莹洁白的蓝边大花碗盛装，有鱼有肉，有荤有素，
夹汤夹水，油而不腻，色香味形俱佳。其特色在于其原料和制作
方法。原材料好，新鲜且原生态，这是硬道理。猪是黑毛的土
猪，鸡是散养的土鸡，菜是农家菜园里自产的新鲜蔬菜，我觉得
它最大的特色是水碗的水取之有道，取用的是当地优质水源。大
关古称泉水铺，群山环抱，泉水四溢，透明无瑕，甘甜爽口。当
年吕洞宾路过此地，捧水而饮，感叹道：“此乃瑶池之水也。”其次
是制作方法讲究。一碗汆肉片，一般先用器具将肉片锤过一遍，这
样更加润滑可口。鸡丝用的是纯鸡汤，鱼片、鱼丸子用的是鱼汤，猪
肝、腰花、肉片、鸡蛋丝、山芋粉条甚至白菜豆腐用的汤汁那也是大
骨头高汤勾兑出来的，是不是有点奢侈？

记得小时候谁家在烧肉，谁家在做大关水碗，不说香飘十
里，那也是左邻右舍无人不晓，馋死了一众别人家的孩子。

印象中第一次吃水碗，还是小时候在六伯家过春节。1960年代
初，父亲调回桐城老家工作的第一站便是水碗的发源地孔城。巧的是
他的小哥我喊六伯一家就住在孔城老街上。六伯是一位憨厚勤快言语
不多的汉子，近一米八的个头。大家都说他有两把“刷子”，一是能
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因为他在搬运社当会计；二是烹调手艺精湛，尤
其擅长水碗。

那一年，父母带我们去六伯家过年，六伯一家老少八口人，
我们一家六张嘴，标准的大户人家。那些日子自然是六伯掌勺，
顿顿一大桌，天天换新样，但水碗几乎每天都有，多少而已，每
次水碗都让我们舔得底朝天。

大关水碗的正宗老店当然在大关镇老街上，以前没有高速公
路、高铁动车，合安公路206国道边的大关水碗便成了人们出行
就餐的首选，因物美价廉，食客常慕名而来，餐馆一位难求。

随着交通的发达，合安公路上的车比以前少了许多，大量的
人流车流与大关镇老街擦肩而过，大关水碗老店的生意也大不如
前，不得不闯出一条外向型发展道路，先向县城进军，后在周边
的安庆、合肥开设了连锁店，甚至开到了南京、上海等地。

在城里生活久了，回老家的机会并不多，偶尔出去潇洒一
回，基本都是去附近的大关水碗，可能也是在寻觅那浓浓的乡愁
滋味吧！

大关水碗
叶 炎

􀳁世情􀳁信笔扬尘

采得早了汁水不足，采得迟了叶子脱了，什么时候采艾，父
亲自是了然于胸。每年端午前夕，是属于父亲采割艾草的时间。

《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
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功效，亦常用于针灸，
故又称“医草”。在家乡人眼里，就地取材的艾草，是伏天里驱蚊
的简便好物。

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我们生活的大自然真是奇妙。蚊子
叮人，但蚊子畏惧艾草味，所以人们就点燃大自然馈赠的艾草
用以驱之。

艾草，其根虽说驱蚊效果远在茎叶之上，但父亲从来都是割
而不是挖，“祖辈沿袭下来的，挖了一棵就永远少了一棵，用着今
年得想着明年，永续利用才靠谱呢！”父亲不止一次地说。

万物滋长的农历五月，民间称之“毒五月”。乘着露水尚在，
早起的父亲上山割下一棵棵艾草，一束束扎好，用棕绳束成捆，
担回，挂在屋檐下，任由其自然风干。

太阳落下西山，村头的晒场上，热心人挑来一担担井水，一
瓢瓢泼向晒场每一寸肌肤，顿时一阵阵“雾气”袅袅腾起。小孩
子家抬来凉床，搬来竹椅、马扎，为晚间纳凉做准备。

吃过晚饭，大人们手执蒲扇，陆陆续续来到晒场。父亲不只
来得相对早些，而且怀里还抱着几大束干艾草，四顾一番，相中
一地，弯腰放下艾草，又找来几块青石拢起来，掏出随手的火
柴，“哧啦”一声，置于青石丛上的艾草点燃了，一阵阵艾草特有
香气味四散开来。

看着父亲忙这忙那，我们小孩家哪里闲得住？好奇一下子成
了“添乱”。有小孩家要父亲在自己看中的另一处也点上艾草，

“那是上风口，不光熏不走蚊子，还会把别处的蚊子引过来呢！”
父亲不紧不慢，笑着说。

虫鸣蛙叫声里，大人们抽着旱烟，不拘话题，交流着当年的
收成、年内盖新房、次年正月娶媳妇、走亲戚听来的趣事，不时
发出爽朗的笑声。最是不得消停的小孩子家，用扇子扑取飞舞的
萤火虫，用小手捉拿停在草尖的萤火虫，还比赛谁的小玻璃瓶里
萤火虫多、萤火虫亮。

时间在悄无声息流淌，眼见艾草烧尽了，父亲又取过几束，小心
翼翼地覆盖在原处，艾草的清香借着习习晚风，再次弥散开来。

露水起了，凉透了的人们打着哈欠，纷纷起身回家。村庄
连同生活在自己怀抱里的人们，一起沉沉进入梦乡……

艾香缭绕
吴良伦


